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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与《四朝代》是两部关怀女性的文学作品，作者不约而同的选

择了让女性来作为小说的“叙述者”。除此之外，两部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又

有着十分相似的类型。有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也有在社会转型期中率先觉醒

的时代女性，但同时还存在着一些被传统束缚，有着悲剧结局的一些女性形象。

两部作品中的这些相似的女性形象，因为所处的社会，传统观念，以及作者的思

想的诸多影响，体现了很多不同之处。通过对这些不同类型女性形象的比较，能

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泰两国文化思想上的异同之处。 

 

第一节 两作者笔下的理想女性形象 

 

作为《京华烟云》中的女一号，姚木兰的人生历程贯穿了整部作品，林语堂

毫不吝惜笔墨地描写了自己心目中的中国理想女性形象。帕罗伊历经了泰国曼谷

王朝的四个时代，克立·巴莫把所有泰国妇女拥有的美貌与美德都集中在了她的

身上，把帕罗伊塑造成一个活菩萨的形象。这两个作品里的中心人物，都拥有着

美丽的外表和善良的内心，她们内心中萌动着一些传统所没有的思想，但最终却

都屈从于父权的压制。她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泰两国社会中最完美的女性形

象，也是在中泰男权思想下最理想的女性形象。 

但凡是小说中的理想女性，都有着最完美的外表，这似乎是我们人类共同的

美学观。虽然俗话说不能以貌取人，但是一个女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永远是她

的外表，而不可能是她的内心。尽管如此，在现代文学史的女性描写中，作家们

较少涉及到女性的容貌刻画，一般着眼于人物的思想性、阶级性，即便有一些外

8 



 
 
 
 

 
 
 
 

第二章  《京华烟云》与《四朝代》中的小姐们 

貌描写，也是各花入各眼。[1]（P11）然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却是中国社会

转型时期中的一个另类，林语堂不仅塑造了数十个美丽的女性形象，而且个个有

生动的描写。在木兰出嫁的时候，林语堂极尽溢美之词：“新娘,为万众注目的中

心,美如满月……除去她眼睛的迷人及低沉的音乐美，她的身段窈窕，令人目迷

心荡。一如我们常形容美女说：‘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增一分则太肥，

减一分则太瘦。’喜爱身材高一点儿的，觉得她够高；喜爱身材矮一点儿的，觉

得她够矮；喜爱体态丰满的，觉得她够丰满；喜爱瘦削一点儿的，觉得她够苗条。

身体各部分配合比例的均匀完美,竟至于此极。可是她并不节食，也不运动。造

物自然赋予她如此的完美，奈何！奈何！”[2]（P240）当荪亚在外的情人丽华第一

次见到时已中年的木兰时，仍然禁不住赞叹，“她的腰细，头发漆黑而浓厚，两

眼是秋水般明丽，双眉画入两鬓。”[3]（P521）木兰的美，与别家不同的是，她是

典型的林语堂式的美，一种具有现代气息的古典美，西方思想和东方美学在木兰

身上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这与林语堂学贯中西的文化底蕴不无关系，也是林语

堂一生爱慕的三个女性的完美结合，初恋赖柏英的自然之美，陈锦端的高贵气质

和廖翠凤的温文贤惠。 

初恋往往给人的记忆最为深刻，林语堂的初恋也深深地影响了木兰这个人物

的塑造，具体说来，就是木兰身上的自然之美。这里有三件事奠定了林语堂自然

美学的根基。第一件就是林语堂自幼生活在依山傍水的坂仔小村庄，林语堂把自

己一切的文学成就都归功于养育他的秀美山陵。那巍峨的山影，带着青草土气的

潮湿空气，砍柴归来的鲁莽汉子，林间村姑的玲玲笑声，是他永不枯竭的艺术来

源。[4]（P4）另外两件是林语堂还是小和乐（林语堂幼时叫合乐）时与赖柏英一

起玩耍的情景，“柏英随手采了几朵野生的小雏菊，别在黑亮的辫子上。然后，

她坐在小溪边，静静地，一动也不动。……柏英慢慢起身走，往前走，一步，两

步……走了好远，蝴蝶仍立在柏英头上，就像会动的发饰，妙不可言。语堂看得

眼睛都直了。……柏英一转身，敏捷地逃开，一双天足在柔软的草地奔跑，……

                                                        
[1] 张杨.论林语堂小说中的女性审美.[D].华中师范大学，2008. 
[2]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朱艳丽.幽默大师林语堂.[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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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他多希望自己就是那嫩绿的草儿，在柏

英的赤脚下招展。‘呀！我崇拜她脚上的泥巴。’[1]（P25）因此，木兰的脚一定是

自然的，是天足，尽管曾经影响林语堂颇深的辜鸿铭先生曾说过，裹小脚后，颤

颤巍巍的女子更能凸显身材上的美感，但是，林语堂心目中的理想女子，在外表

上一定是没有经过修饰的自然之美。 

与《京华烟云》不同的是，在《四朝代》中，作者很少对主人公的外在美进

行比较具体的描写，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件，别人的评价来表现帕罗伊的美，

例如在帕洛伊进宫不久，“这可能是因为帕洛伊有美丽迷人的容貌，苗条的身材

和温柔文雅的言谈举止。所以无论她到哪儿去也没有人阻止。……她们知道帕洛

伊想看这看那，问东问西时，便尽可能给帕洛伊提供机会，”[2]（P129）克立·巴

莫并非是一个不善描写女性美的作家，例如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荒岛情波》中，

他对岩维莱小姐的描写就十分的细腻： 

 

岛上一切大自然的美似乎都赐给了她：漆黑的夜晚把她的头 

发染得更加乌亮，馥郁的香花把她的头发熏得芬芳四溢；海里的 

珍珠把她那洁白的牙齿照得闪烁发光，灿烂的朗霞把她的双颊映 

得绯红，随风飘荡的海松教给她婀娜的步履；白天，森林中清澈 

的小溪把她的眸子照得明媚有神，平静安详；夜晚，在星光的辉 

映下，双眼更加 发熠熠 亮。丛林里的相思子给她的嘴唇涂上了一 

层胭脂，沙滩上的海蚌，也为她那美丽的指甲献上钻石般的光 

彩……[3]（P129） 

 

那么，为什么作者不对帕罗伊进行这样的细致描写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泰国直到今天都还是保留有君主的国家，封建传统对男性审美观的影响很

大，特别是对待女性的审美方面，即使是留过洋的克立·巴莫仍然不能摆脱这种

影响，这种审美就是对女性道德的绝对崇拜，帕洛伊在小说中几乎是没有任何道

                                                        
[1] 朱艳丽.幽默大师林语堂.[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2]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 [泰]克立·巴莫.克立·巴莫短篇讽刺小说选.何力.[M].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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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上的污点，为了突出和赞美这种道德美的存在，作者有意不对帕洛伊的美貌进

行过于细致地描写；其二，克立·巴莫是有意把帕洛伊树立为一个泰国的理想女

性形象，而泰国是一个十分讲究隐忍谦虚的国家，帕洛伊的美更多的体现在道德

上，才能更令泰国人民信服，而如果进行过多具体的外在美描写，则会显得较为

轻浮。 

因此，在佛教思想和封建传统影响下的克立·巴莫，塑造出了一个道德美的

帕洛伊，而爱慕西方和笃信道家的林语堂塑造出了一个自然美的姚木兰。 

除了审美方面的差异外，两位作者在理想女性的性格塑造上也有着明显的不

同。姚木兰和帕洛伊这两位主人公身上都有着东方女性的矜持，隐忍，但是在为

人处事方面则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姚木兰，木兰天资聪慧，从小受到父亲的新式教育，懂得识别

甲骨，会唱京戏，父亲支持天足，因此，木兰也没有裹脚。从小木兰就显出与众

不同的人生观，一次木兰对曼娘说：“我愿当个男孩子。一切便宜他们都占了。

他们可以出门会客。他们可以去赶考做官。可以骑马，坐蓝绒的轿。他们能遍游

天下名山大川，能看天下各式各样的书。就像我哥哥体仁，我妈什么都许他做，

他还能管我和我妹妹。他常常说‘你们女孩子’，我一听这话就生气。”[1]（P53）

这些话流露出小木兰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父亲的教育使木兰拥有了不同传

统妇女的见识，但另一方面，母亲的教育，则让木兰得到了东方女性主要的美德：

节俭、勤劳、端庄、知礼、谦让、服从、善理家事，以及育婴、烹饪、缝纫等。

在中国，女大当嫁，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为了学会在别人家生存，为自己赢

得尊重，即使是出身贵族的小姐，也要学会很多基本的女儿知识，比如木兰从小

要自己洗内衣，自己做鞋，缝补衣裳，甚至到厨房做事，更不用说风俗礼节，丧

葬规矩等等等等，事无巨细，无一不要求木兰掌握。 

帕洛伊同样也出生在贵族的家庭，虽然从小跟随母亲离家并被送进宫中，但

是帕洛伊却没有形成叛逆，仇恨父权的个性，相反，帕洛伊从小接受了泰国传统

的女子教育，服从丈夫，重礼仪，谦虚稳重。在泰国大诗人顺吞浦的《素帕训女》

中的一切标准，都能在帕洛伊的身上一一找出。对待自己的初恋情人，帕洛伊认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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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尽自己的本分让讷昂幸福。只要听一声讷昂的欢笑，帕洛伊认为就是对自

己的最大奖赏。”[1]（P136）尽管并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她接受了王妃和父亲安

排的婚姻，并且在婚后对丈夫百依百顺，视丈夫为生命的重要支柱。对待王室无

比的忠诚。在新时代流行长发和新式服装的时候，虽然帕洛伊本人并不喜欢，但

是为了迎合丈夫的意见，帕洛伊还是欣然接受了新的审美标准，因为她认为，一

个家庭的和睦是建立在家庭成员的团结之上的。在处理儿女们不同的观点时，帕

洛伊从不偏袒一方，而是从中周旋，充当儿女们间的“润滑剂”。帕洛伊终其一

生，都把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家庭子女联系在一起，帕洛伊的一切抉择都以

丈夫和王室为前提。我们看帕洛伊的一生，可以总结为两个内涵：“顺从”和“宽

容”。“顺从”，体现了封建文化中的“道德规范”；“宽容”，则孕含着佛教文化里

的“精神力量”。[2]（P40） 

温文尔雅与端庄贤淑是两位男性作家对待女性的共同审美。但是林语堂更加

偏爱有智慧的女性，克立·巴莫则更看重的是女性的顺从，这里面透露着中泰两

国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差异，笔者将在第四章详细探讨这些差异以及形成原因。 

木兰和帕洛伊的不同性格，决定了她们有着不同的婚姻家庭观，实际上也反

映了两位中泰男性作家在婚姻家庭方面对女性的期待。木兰和帕洛伊的婚姻都是

由父亲安排，而且都并不是她们真正初恋的爱人，但是她们都欣然的接受了现实

的安排，尽管如此，木兰的接受和帕洛伊却有所不同，木兰和荪亚从小相识，在

玩耍中积累友谊，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尽管木兰真爱的是立夫，但是

对荪亚并不讨厌，那么，接受这么一桩两家父母安排的婚姻，实则是识大体的举

动。而帕洛伊一直深爱的人是讷昂，曾经为了讷昂而愿付出一切，但是当讷昂移

情别恋，和别人结婚的时候，帕洛伊竟然想到的是，“（侍候讷昂）这个义务变成

别人的了，她怎样照顾讷昂呢？她的心是否正合讷昂的心呢？她是否了解讷昂喜

欢什么，不喜欢什么？”[1]（P221）而当曹伊问帕洛伊是否生讷昂的气时，帕洛

伊说，“男子汉能有这样的心胸并不多，我真佩服他！”[2]（P222）帕洛伊不但不

                                                        
[1]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周婉华.泰国历史小说《四朝代》中珀怡性格的文化意蕴.[J].思想战线，1996(2). 
[1]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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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备讷昂的“不忠”行为，甚至会赞扬他的“负责”，再来看看新婚前不久，帕

洛伊对她的未来丈夫的态度，“帕洛伊又睥睨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明确地向他

表示：讨厌！”[3]（P173）而婚后的帕洛伊则视布雷木为生活的支柱。木兰和帕洛

伊的婚姻都不可谓不幸福，但是林语堂的木兰显然是婚姻后的主宰者或者说至少

在婚前婚后都能有充分的话语权，而克立·巴莫的帕洛伊显然还未脱封建传统妇

女的枷锁，无论婚前婚后，都成为了父权的陪衬和执行者。 

此外，木兰和帕洛伊的爱情观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笔者认为，爱情和婚姻

是两码事，特别是在主人公们的那个时代，应该说，在婚姻之前，木兰和帕洛伊

都是拥有爱情的，木兰和立夫之间朦胧的暗恋，帕洛伊和讷昂之间的情真意切。

但是两人婚后，却对爱情持着不同的信条，木兰选择的是深藏心底，并时时关心，

哪怕是初恋之人已为亲妹妹的丈夫。在一次立夫被军阀囚禁的危难时刻，木兰毅

然不顾可能招致妹妹和家人的猜忌和司令官的淫威，机智果敢地与司令进行周

璇，最终成功营救了立夫。林语堂用小说中最精彩的桥段来向我展示了木兰的聪

明勇敢，也向我们展示了木兰为爱不顾生命的高尚情操。当后来自己的丈夫有了

外遇时，木兰仍能巧妙应对，不仅不使丈夫难堪，甚至让丽华成为了家庭中的朋

友。林语堂的这种塑造也正是他自己爱情观的体现，比如他对陈锦端的爱终其一

生，从不掩饰。“有一回，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语堂又问起了锦端，陈夫人告

诉他，锦端还住在厦门。语堂激动地站起来，推着轮椅要出门，‘你告诉她，我

要去看她！’”[4]（P35）但是，林语堂的爱是纯洁的，是精神上的爱慕，他把这种

精神的多情赋予了木兰。帕洛伊婚前曾深深地爱着讷昂，以至于夜不能寐，日不

能食的地步，但是婚后的帕洛伊再也没有和讷昂有过交流，似乎永远地把这段爱

情从生命中抹去了一样，而对待丈夫的私生子，帕洛伊更是能视如己出，甚至给

予比自己孩子更多的爱。 

总体来看，木兰有知识，聪明勇敢，接受新思想，有着新时代女性的爱情观，

但同时也是一位保留着传统中国女性的各种美德，对父权妥协的女性人物；帕洛

伊温柔善良，宽容博爱，从小接受封建贵族式的女子教育，忠君爱夫，对待涌入

                                                        
[3]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4] 朱艳丽.幽默大师林语堂.[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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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新思潮，帕洛伊独善其身，试图让自己置身事外，尽管如此，笔者认为，

我们衡量一个人物，必须联系到其所在国家、环境的文化和审美，因此可以说，

帕洛伊就是那个时代泰国最完美的女性形象。 

 

第二节 时代转型期中的新女性形象 

 

《京华烟云》和《四朝代》都发生在 20 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在这一时间

段，中国和泰国的社会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随着世界各国间联系的日趋紧密，

各种新的思想和事物相继涌入，这些变化深刻的影响着社会中的人，特别是在旧

的体制逐步出现松动的时候，就为很多新鲜的种子提供了发芽的契机，作为被禁

锢了数千年的女性来说，这一时期对她们来说是不寻常的，在两部小说中，作者

都塑造了一些不同以往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半还受到封

建传统的束缚，但是另一半却在积极寻求改变，开始产生了自己的想法。在《京

华烟云》，这样的典型人物就有银屏和黛云，在《四朝代》，就有曹伊和翠伊等。

但是，尽管这些人物都有着叛逆的性格，和与传统相抗衡的勇气，但最终她们每

个人的命运却并不相同。 

严格意义上讲，银屏并不是小姐的地位，但是，由于银屏和姚家少爷生有一

子，加之银屏最终的被逼自缢，算是换得了姚家的承认，也使得银屏的地位得到

了提升。虽然银屏地位卑微，但是小说中，银屏是个重要的角色，这个小小的丫

鬟婢女，搅得姚家天翻地覆，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出现的，但是在社会动荡，旧

体制崩塌的局面下，银屏勇敢地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抗争。可悲的是，银屏与姚

太太乃至整个社会传统的救命稻草却仍然只是两个男性，一个是姚家公子姚体

仁，另一个则是自己和体仁所生的亲骨肉，后来，由于体仁的出国，银屏算是失

掉了第一根稻草，于是银屏只能选择出走，封建大家族中，是不会给一个女子以

任何抵抗的机会的，后来，直至博雅出世并被姚太太派人生生夺去，银屏的抗争

也就自然到达了终点。相比较而言，曹伊的叛逆则显得彻底而轻松，泰国虽然历

经 1932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最终实现了君主立宪制，但国王仍然拥有相当权

力，其最高国家代表的身份并未改变，可以说，泰国还从来没走出过封建等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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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束缚。尽管如此，曹伊这样的人物却在封建统治的最中心—-皇宫，“自由”

地生活了下来，曹伊从小就表现出不羁的性格，她对宫中那些趋炎附势的宫女们

不以为然，但是却愿意去关心失去照顾的老太婆，淘气调皮和爱打抱不平的性格

使她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但也树立了很多敌人，即使如此，曹伊在等级森严的宫

中，依然还是要符合基本的价值观，那即是对长辈和主子的绝对服从。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曹伊和银屏两个都有很强自主意识的人物，但是却需

要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当银屏想要在一个封建大家族里掌握

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她只能抓住的是两个男人的命运，绝对的父权，导致了如银

屏这样的女子是不可能自己独立追求理想的，最终，银屏选择脱离家庭，脱离束

缚，但这样做的同时也成了自己命运最终走向终点的开始。曹伊从小即生活在宫

中，是封建统治的核心，但是不同的是，曹伊所在的宫中是没有男性的存在的，

曹伊的独立女性意识的体现就鲜有男性参与其中，曹伊真正所顾忌也是所依赖的

是两个封建传统的卫道士姑妈赛伊和贵妃娘娘，所以，虽然泰国同样是一个男权

控制一切的国家，但是在曹伊的宫中由于男权主体的缺失，得以给曹伊相对的自

由和放肆，使得她可以产生对未来夫婿的奇怪言论，“如果要选一个丈夫……就

要选一个严厉的人，能打能骂的人！不然，就找个酒鬼！……然后我就给他找许

多小老婆，到哪儿去都带上她们，那才叫威风哩！”[1]（P137）但是曹伊最终也没

有离开过皇宫，做了一辈子的老宫女。 

《京华烟云》和《四朝代》另外两个反传统，个性鲜明的典型女性形象是牛

黛云和翠伊。牛黛云是财阀牛思道的私生女，从小就是个“小叛徒”，毫不妥协

地斥责父辈的生活方式，痛斥旧官僚的生活和家庭的腐败，她敢于批评自己的父

亲、母亲、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她的嫂嫂，甚至认为如果革命一旦到来，父亲

是应当枪毙的。“她说话声音粗，不像高贵妇女的声音。她留着短发，穿着白上

衣，黑裙子，长得刚过膝盖，完全是当时女生的装束。木兰听她说话，就犹如听

一个使人无法置信的家庭传奇。”[1]（P432）翠伊是帕洛伊同父异母的姐姐，翠伊

的姐姐视财如命，哥哥则是个无恶不作的寄生虫，在这样一个腐败的封建大家庭

                                                        
[1]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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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翠伊却并没有受到这些不良习气的沾染，并和纯洁善良的帕洛伊成为了最好

的姐妹和朋友，并在最后不顾家人的反对，跟一个穷医生结为了夫妻。 

比较这四位女性人物的命运，只有银屏的结局最为悲惨，这主要是因为其地

位的关系，如果说其他三位女性的抗争与叛逆是十分的话，那么银屏的抗争则是

需要二十分的努力才能够办到的，由于其出身婢女的地位，使得银屏成为了弱势

群体中的弱者，不但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就连同为女性的同胞们也并没有伸出援

手，木兰更多的是对母亲的无奈和同情，放之任之，并没有出面干预，而华太太

对银屏的收容，本来就是为了控制银屏，已达到把银屏作为摇钱树的目的。因此，

在社会和同胞们的夹攻之下，一个鲜活的生命轰然倒下。黛云虽并非正室所生，

但是毕竟是牛家的子女，而且黛云的反抗恰恰出现在了牛家没落的时候，出现在

了整个中国社会都陷入空前的混乱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对传统信

仰表示怀疑的理由，时代造就了黛云不幸的出身，从小就被迫离开生母，在一个

没有温暖的家庭成长，时代也加速了黛云腐败家庭的崩溃，父权束缚的松动，给

黛云的叛逆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黛云的某些做法有些极端，甚至刺杀同父异母

的哥哥，但是，黛云成功的脱离了家庭的约束，敢于去追逐自己的理想的勇气还

是值得肯定的。相比之下，《四朝代》中曹伊和翠伊的命运要平缓的多，泰国的

社会尽管历经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西方文明的洗礼，但是终未撼动整个民族的信仰

和价值观，因此，曹伊得以在宫中归隐一生，作为女人，曹伊的人生确实是有缺

憾的，但是像曹伊这样敢说敢为、不拘小节的女性在泰国社会是很难被男性接受

的，就像宫女们看着裸背的西洋女子在舞会上跳舞，大家宽容的允许它存在，但

是在心理上却从不接受。翠伊的人生正是一个典型新时代泰国女性的代表，翠伊

脱离家庭，自由恋爱，并最终得到了虽然贫苦但却幸福的生活，但这一切，都必

须让她失去家中的地位和财富。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泰国，一位女性想

要追求爱情，特别是地位悬殊的爱情，其代价是非常之大的，银屏不愿为爱情放

弃地位和财富，结果就是家散人亡，翠伊主动放弃了地位和财富，才换得自己渴

望的爱情。 

尽管四位女性的命运是各有不同的，但是，她们的身上都体现出了女性意识

的觉醒，具体就表现在对女性话语权的重视和婚姻的新见解。在中国传统文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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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情故事中，女性在两性关系上多表现为被动、等待、隐忍、顺从、奉献和牺

牲。[1]（P222）在泰国，女性长期以来受制于《素帕训女》的道德约束，一切都

要以丈夫为中心，小心慎言，对父权的统治要绝对的服从。西方思想的涌入，传

统信仰的动摇，使得如黛云、曹伊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应该有的权利，而为了突

破传统的父权统治和封建家族约束，进而实现自身的权利，那么争取话语权成为

了女性的基本诉求。在小说《京华烟云》和《四朝代》中，就不乏女性为了争取

自己的权益而争夺话语权的例子。比如银屏，为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银屏就

先后试图通过体仁和儿子与姚太太做斗争，她先是对体仁说：“为人莫作女儿身，

一生苦乐由他人。”[2]（P151）“人死了若有人在他坟上流一滴泪，我就认为死得

值，一个人死了，连一个人心疼也没有，我就认为死得不值。”[3]（P158）使得体

仁爱怜之心油然而生，主动向母亲要求善待银屏，在体仁出国之后，姚太太便借

口银屏老家伯母带话要银屏出嫁，银屏并未屈服，“太太若是不要我，我也没有

别的办法，只好得走，但是我一定要有一张字据。”[4]（P166）《四朝代》中的曹

伊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在哥哥突然结婚时，痛斥哥哥讷昂对帕洛伊的不忠，

讥讽布雷木对帕洛伊的轻佻等等。在另一方面，这些新时代女性在婚姻爱情上追

求自主的选择权和专一的爱情观，比如帕洛伊的姐姐翠伊，翠伊贵为披耶爵的次

女，在父亲死后，不堪家中姐姐的蛮横无情和哥哥的恣意妄为，只留给帕洛伊一

张字条，便毅然跟往日父亲的医生銮欧叟出走了，自由的婚姻，自己追求的爱情

使得翠伊朝气蓬勃，神采奕奕，尽管生活并不富裕，翠伊认为，贫困并不是不治

之症，克立·巴莫通过翠伊，展现了自由婚姻的美好。 

在男性话语权威的支配之下，被降为“第二性”的女人一切行为都必须受男

人控制，女人的人格则由男人来塑造[1]（P63），而这些具有着以往传统妇女不具

备的观点、思想的女性，在时代发生巨变的年代，在封建的贵族大家庭走向瓦解

的年代，敢于挑战传统，主动寻求改善自身地位的途径，努力主宰自己的生活和

                                                        
[1] 罗列.女性形象与女权话语 —— 20 世纪初叶中国西方文学女性形象译介研究.[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

社，2008. 
[2]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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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尽管有的失败了，有的与社会做出了妥协，有的选择了革命，但是，毫无

疑问的一点是，她们都是代表着中泰新时代女性的典型形象，为女性意识的觉醒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节 传统禁锢下的拜金女性形象 

 

大概从私有制产生开始，人类就开始了对最大利益的追求，而随着封建制度

的产生，当金钱和权力可能互相转化的时候，人们的拜金思想开始成为一种“社

会习惯”。在中国和泰国这两个东方古国的社会中，其实都有鄙视利益、耻于金

钱的价值观。在义与利的取舍上，总是以义为先，崇尚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但

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另外一面，有的人赤裸裸地宣扬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如

春秋时期的杨朱，就公开宣扬“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民间也有“人为财

死， 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钱能使鬼推磨”之说。在泰

国虽然有全民性的佛教信仰，但是由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欠发达，贫富差距巨大，

使得拜金的现象还是无法避免，如泰华小说《风雨耀华力》中的包租婆，本是一

位为爱等待的痴情女子，但最终在曼谷这个大染缸里也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京华烟云》和《四朝代》中，亦有这样信奉金钱、损人利己，最终郁郁而

终的女性形象，如《京华烟云》中的牛素云，《四朝代》中的妩恩。她们有着相

似的家庭背景，相近的贵族小姐性格，但她们的命运并不尽相同，林语堂和克

立·巴莫塑造的这两个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在中泰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一些女性

是如何迷失、堕落的，也让我们不得不思索这些女性性格形成的真正原因。 

素云和妩恩都出身富有家庭，素云是财阀牛思道的女儿，牛思道是个无能的

官僚，处处唯夫人马祖婆是从，而唯利是图的马祖婆成了素云的启蒙教育者。从

小说中素云一出场，就可以看出素云傲慢自私的性格，“总而言之，她是礼教社

会的产物。她有拿着香手绢儿掩着鼻子的习惯，好像她的芳香气质随时有受别人

污染的危险。”素云从小争强好胜，母亲一手培养起来的攀比思想在素云的心中

日日滋生长大，比如初遇木兰时，素云便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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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云说：“姚小姐的脚再小一点儿就好了。我的脚现在虽然 

并不再裹，尽量想让两只脚长大，总是长得不够大。” 

    木兰说：“不要那么说。就是以自然的脚来说，小一点儿还 

是好。” 

    这是素云第一次说话时战胜了木兰。素云知道自己已经占了 

上风，木兰却还不知道，素云又接着说： 

    “我昨天在谭侍郎公馆里，谭家大小姐也是不裹脚的， 说她  

军训总部徐会办的女儿也是不裹脚的。”素云把官场中的官名人 

名说得滚瓜烂熟。木兰不认得大官的千金小姐。这是素云第二方 

面胜过木兰的。[1]（P112） 

 

这段话向我们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个是素云爱慕虚荣、争强好胜的个性，还

有一个就是素云的家庭教育已经致使她开始了对权贵财阀的崇拜。这些因素一步

步诱使素云走上了追逐金钱、沉迷享乐的深渊。 

素云的性格表现为两个方面就是自私和拜金。在木兰出嫁的时候，当素云看

到了木兰的七十二抬嫁妆比自己的四十八抬还多的时候，素云便表现出极大地不

满和妒忌，于是当木兰给亲戚朋友看她的进口报时表时，素云显得十分不屑，并

十足地暗讽了几句。木兰不是没有头脑的人，但是木兰的头脑都用在了正处和家

人身上，马祖婆“遗传”给素云的却是怎样去算计他人，从而为己牟利。曾家有

三个儿子，便有三个儿媳，曼娘、素云和木兰，长子平亚早亡之后，素云便开始

了对自己地位的算计，甚至理所当然的把自己放在了长媳的位置，正如当初马祖

婆精心为素云计算挑选了更适合混官场也更加容易控制的经亚作为丈夫一样。素

云的婚姻成为了一场精心的利益策划，这便导致了素云的婚姻注定是没有爱情

的，也为以后素云婚姻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自私的个性不但没有使素云得到该有

的家庭地位，反而使得曾夫人把更多的家庭事务交给了木兰处理，因为“曾太太

对素云很失望，素云对自己和丈夫的事，照顾得很好。她院子以外的事就推了个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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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1]（P254）素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生活在母亲扭曲的思想和严苛的曾家大

家族之间，素云是无力平衡这种关系的，巨大的压力导致素云无时无刻不在算计

着怎样稳固自己的地位，从而膨胀了素云的自私心态。 

而在家道中落之后，素云又开始走上了拜金的道路。 

 

    在社会上身份降低下来，再没有别人像素云感觉得那么深切， 

那么可怜的了。她在曾家是那么愁眉苦脸，那么抑郁寡欢，一半 

由于 总觉她 得背后有人议论纷纷，一半由于 对经亚她 感觉到失望。 

……在天津，她家的人正开始新的生活，她也正开始她自己的新 

生活。在这个北方的大商埠，麇集着无数的生活上丧失了基础的 

一类人，素云感觉到一种新的金钱崇拜的诱惑，现代奢侈的快乐， 

以及舞厅、戏院、汽车，种种新奇的时尚，而旧思想、旧标准很 

轻易地遭受抹杀，社会上的成功的标准也轻易地建立起来——总 

而言之，有钱的人受到尊敬，受尊敬的人一定有钱，素云的本性 

就和这种情形不谋而合。[2]（P264） 

 

娘家势力的衰弱，使得素云对自己在曾家的地位更加担忧，一次丫鬟之间的

争吵，由于曾太太没有站在素云这一边，素云便觉得自己在曾家已经站不住脚了，

这是导致素云离家长住天津的最主要原因，在旧社会的中国，公婆的地位是不可

撼动的，丈夫的无能和娘家靠山的崩塌使得素云认为失去了所有的依靠，因此从

小由马祖婆教授的那一套自私自利、飞扬跋扈的小姐脾气，更加加速了素云心理

的扭曲。素云开始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表现出锱铢必较的心态，比如和丫鬟打牌，

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会大发脾气，而赢的钱，一分一厘都会计算的很清楚；而

拿给裁缝做的衣裳，弄脏一个衣角，便死活不愿付钱。素云在曾家的绝望还来自

于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素云和经亚没有子女，中国从汉代就奉孔孟思想为官

学，封建大家庭的存在根基也是孔孟学说，《孟子·离娄上》有云：“不孝有三，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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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后为大。”素云和经亚没有子女，即是陷经亚于不孝的境地，这在心理上也让

素云倍感压力。 

官僚家庭造就了素云的性格，封建大家族加速了素云心理的变态。在另一方

面，哥哥怀瑜的影响以及和妓女莺莺的厮混，彻底把素云拖入了拜金的泥沼。由

于曾家对素云的冷落，使得素云能够常常呆在天津生活，纸醉金迷的生活让素云

看到了唯有金钱才能满足自己的任何愿望，而在当时的社会，一个女人要想得到

巨大的财富，唯一的途径就是男人，于是，在莺莺的教唆下，素云不但让丈夫经

亚向家中索要玩公债输的钱，更让丈夫向父亲提出分家的要求，以满足素云脱离

家族束缚，自己主宰生活的目的。触动封建大家族的根基，自然得到的结果是灾

难性的。在素云最终走上绝境的时候，素云道出了也许是自己心声的几句话：“我

只是要保命。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知道钱并不是一切。……你恨我没关系。咱们

都长大了不少。我非常孤独。”[1]（P546）最终，作者安排了素云为国捐躯，也许

是对素云的一种解脱吧。 

在《四朝代》中的妩恩，虽然和素云同样出身贵族上层家庭，虽然和素云有

着如出一辙的自私与贪婪，但是妩恩性格的形成却和素云不尽相同。 

妩恩是披耶爵丕丕德与第一个妻子所生的长女，但是，由于帕洛伊妈妈蔡姆

的出现，导致了妩恩母亲娥阿姆的失宠，最终娥阿姆选择撇下年幼的儿女离家返

乡，不久便在娘家郁郁而终。妩恩在家中说一不二，父亲也对妩恩这个大女儿十

分信任，把一切财物大权都交由妩恩掌管。这给了妩恩在家中作威作福的物质基

础。妩恩的房间便是她阴暗心理的最好物证。 

 

    这间房子相当阴暗。妩恩不喜欢阳光，很少打开窗户，怕阳 

光把皮肤晒黑了。房内充满了熏香的味儿。靠三面墙都成排地放 

着好多只橱柜，在那些橱里满放着金银器皿。另外还有好几只铁 

皮保险柜放在暗处，里面满放着金器玉器。房中所有橱柜的钥匙 

全由妩恩掌管。妩恩坐在房中央，……每天的衣着都是照规定的 

服色，从不乱穿；……她的头发梳得光亮，没有一丝乱发，无论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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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的头发都服服帖帖，天天如此，常年如此。[1]（P12-13） 

 

妩恩把母亲被迫出走的罪因归咎于帕洛伊的母亲蔡姆身上，她认为是正是蔡

姆做了父亲的妾才使得父亲冷落母亲，然而可叹的是，作者克立·巴莫和她都并

没有去怨恨纳妾的父亲，更没有去反对造成这一切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相反

的，妩恩为了排挤蔡姆，而把自己的婢女万欧献给父亲做小老婆，最终逼迫蔡姆

带着年幼的帕洛伊离家出走，最终难产死在异乡。妩恩客观上促成了这一恶性循

环的悲剧的产生。 

妩恩一生没有结婚，守着父亲遗留的财产过了大半辈子，克立·巴莫并没有

交代妩恩不结婚的理由，但是笔者认为，妩恩的不结婚，在心理上无疑是受到母

亲遭遇的影响，成年的妩恩已经对现实的婚姻制度不抱任何的希望，而只有紧紧

地攥住金钱和房产才能保护自己的地位不受影响。 

妩恩对任何人都十分刻薄，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她的亲弟弟启德，启德的

不学无术，吃喝嫖赌让他已经成为家庭的毒瘤，然而启德却是除父亲外妩恩唯一

的血亲，妩恩对启德的要求可谓百依百顺，甚至可以说，妩恩对待启德的感情，

一半是姐弟的感情，一半则是类似母子的感情。因为泰国同样是一个男权主导的

社会，妩恩既然恨透了一夫多妻制度下的家庭，加之父亲的年迈，那么，启德就

变成了妩恩唯一可以指望的男人，无奈的是，妩恩一味的溺爱，不但没有把启德

培养成自己的靠山，反成了养虎为患，启德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为日后的倾

家荡产埋下了种子。 

思想扭曲的妩恩终日坐在她那堆满金银珠宝的暗室，犹如库房门外的一尊铜

像，除了启德，妩恩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唯独“保护”着家产不被别人觊觎，

可悲的是，由于启德的胡作非为，竟然把家族的房产也抵押了出去。此时的妩恩

已然走投无路，正像所有拜金者们一样，在失去了金钱这块遮羞布之后，他们没

有任何的骨气可言，妩恩去向帕洛伊求助。此时的妩恩早已今非昔比。 

 

    一位年迈的妇女正坐在楼前走廊上，穿着深绿色的下服，上 

                                                        
[1]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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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灰色的绸衣，身边放着金属的槟榔盒。当帕洛伊从房中来到走 

廊上时，那位妇女正在用蜂蜡涂唇。她的这个动作是帕洛伊自幼 

就熟悉的，这时一见立时感到自己矮了半截，心里想着逃走，但 

却感到双腿酸软跑不动了，便就势坐了下去，合十致敬后，只吐 

了一个词儿： 

    “姐姐！” 

    妩恩端详了一下帕洛伊，生平第一次笑着对帕洛伊道： 

    “昆帕洛伊，姐姐好久没见到你了，常常想你，你好吗？”[1]（P475） 

 

没有了财富的妩恩便失去了对别人的威吓力，从前的满屋金银器皿换成了金

属的槟榔盒，取代绫罗绸缎的是一身的素服，唯独能撑起门面的就只有像贵妇人

那样的涂唇动作还依然如故。而且妩恩尊称曾经百般羞辱的帕洛伊为“昆”。[2]

妩恩不但向帕洛伊要来了赎回租屋的款项，而且旁敲侧击，使得帕洛伊主动邀请

妩恩来和自己一起生活。帕洛伊的以德报怨，终于使妩恩流露了真感情，承认了

过往的错误，但是，妩恩对帕洛伊小女儿布拉俳的放任和溺爱，似乎又在重蹈着

以前的家庭悲剧。 

比较素云和妩恩的生命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着相似的性格特征，金

钱是她们唯一的亲人和朋友，在失去奢侈淫靡的生活后，她们都没有能力也根本

不愿意去养活自己。对待他人，永远是自私与刻薄。她们的生活中没有真正的朋

友，看似呼风唤雨，飞扬跋扈，其实内心都十分的空虚与孤独。但是，我们也可

以看到，她们的悲剧命运，并不完全是她们自己一手造成，在素云，是贪婪的官

僚家庭腐朽的教育，封建大家族复杂压抑的生活氛围，和失去信仰的都市物质生

活三方面的作用，塑造了素云扭曲变态的心理；在妩恩，是父权主导下的大家族，

一夫多妻制下的畸形婚姻，和死气沉沉的封建社会，为妩恩的看空一切，排斥亲

友搭建了舞台。 

因此，拜金女的产生，绝不仅仅是女性自己的选择，正如今天我们的社会又

                                                        
[1]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作者按.“昆”是泰国对人的尊称，放在人名的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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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充斥着拜金女一样，拜金女的产生是社会的产物，当女性找不到解放自己的

出路，没有其他途径改变自己的地位的时候，拜金主义的土壤也就形成了。素云

和妩恩这样的人物，不但出现在那个时代，也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在那个

时代，是封建大家庭造就了她们的悲剧，在当今则有着其他的诸多原因。通过对

这两为女性形象的比较，让我们更加了解拜金主义产生的原因，并引以为戒，积

极地改变我们的社会环境，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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